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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继国

一

大湾是个小地名，隐没
在 黔 北 巍 峨 苍 茫 的 崇 山 峻
岭。山风掠过，掀起阵阵涛
声，村庄在鸟儿的聒噪中醒
来，阵阵“嘎嘎”的声响从
绿荫掩映的栅栏传出，打开
栏栓，鸭儿们异常兴奋，争
先恐后拥挤而出……就在这
烂漫山野，我开始了最初的
跋 涉 ， 步 态 如 鸭 ， 摇 摇 摆
摆，转眼已过半生。

童 年 并 未 留 存 太 多 记
忆，但鸭的身影和声音，是
那样的亲切和熟悉。瘦小的
体形、褐色的羽毛、黑色的
斑点、短短的颈项、丰满的
后 躯 …… 当 它 们 漂 游 在 水
面，就像一艘艘移动的小船。

鸭是最具智慧的歌手，
一 生 都 在 重 复 拟 声 词 ——
嘎，鸭用一个字提醒世人：
大道至简，言多无益。

我曾有幸聆听一位老人
与鸭合奏的乡村交响。

那是一个秋日的傍晚，
夕阳把柔光洒进大湾，片片
晚霞倒映在兰坳大田，阵阵
微风拂过，泛起层层涟漪。
鸭是游泳的高手，两只红掌
前后交替拨划清波，显得绅
士悠闲。就在“绅士们”踏
上归程之际，山坳突然传来
嘈杂的声响，循声望去，一
个月牙形状的棚子出现在坳
口，棚子不停地向前移动，
棚后跟着一群鸭，黑压压的
一片波涛般向我涌来。

移动的鸭棚在毗邻兰坳
的秧地停下。秧地是我家的
另一块田，常年干涸，秋后
的秧地干裂着嘴唇，散落着
谷草，适合鸭团安营扎寨。

我向鸭棚走去。牧鸭人
是一位慈祥的老人，满脸堆
笑，他用手指指棚子，示意
我去坐坐。棚子由木头和竹
子合建而成，底下横着几根
结实的木头，将棚子与地面
隔开，中间有一敞口，供人
置身其中。原来，这是牧鸭
人移动的家。

夜幕降临，老人将一根
长竿立在棚前，忽然唱起了
歌谣：“鸭娃，来呀——来
呀，今天就在这里安家，快
来呀——来呀来呀！”

不 可 思 议 的 一 幕 发 生
了，不计其数的鸭子瞬间潮
水般涌来，又在老人的周围
迅速散开，像是经过排练一
般 ， 形 成 一 个 巨 大 的 包 围
圈，将棚子围在中间，长长
的音调与短促的“嘎嘎嘎”
声 融 为 一 体 。 月 牙 挂 在 头
顶，满天繁星眨着眼睛。

我 不 知 牧 鸭 人 来 自 哪
里，也不知他走向了何处。
但他和鸭合奏的交响永远留
在 了 心 底 。 记 忆 是 时 间 之
桥，一头连着味蕾，一头通
往食材之源。

二

说来让人难以置信，剔
骨鸭的形成竟然源自一把神
奇的小刀。

我曾在某地博物馆见过
一只彩绘陶鸭。那是一件战
国时期的陪葬品，极其精湛

的陶艺，让我放飞想象的翅
膀，穿越遥远的时空，一位
潇 洒 倜 傥 的 大 师 正 以 陶 为

“纸”，以刀代“笔”——陶
鸭 昂 首 张 嘴 ， 两 翅 作 月 牙
形，尾部平直，双足呈扇形
直立，引颈鸣叫。我猜陶鸭
陪 葬 的 主 人 一 定 是 位 美 食
家，渴望拥有一只涂着色彩
的“烤鸭”，生可相依，死可
相随。

若干年后，一道天下美
食——北京烤鸭横空出世。
作为宫廷食品，大厨们对菜
品 的 研 发 显 得 格 外 小 心 。
形，保持鸭的全貌，喻示江
山之一统；色，金黄油亮，

“黄”与“皇”音近。
剔骨鸭与北京烤鸭截然

不 同 ， 对 一 只 鸭 “ 千 刀 万
剐”。神奇的小刀充满魔法，
刀锋划过，片片鸭肉从骨头
分离。一道美食的名扬，竟
要经受如此的“切肤之痛”，
让人唏嘘不已。用秘制佐料
精制而成的剔骨鸭低脂高蛋
白 ， 食 之 不 上 火 ， 无 腥 辣
香，浓郁的香味散发出难以
抵挡的诱惑。

三

2021 年 6 月，中国·余
庆剔骨鸭产业文化园项目正
式开园，这是余庆“一鸭一
叶”重点项目之一。至此，
余庆剔骨鸭食品产业链发展
有了前进方向。

“一鸭”是指余庆剔骨
鸭，“一叶”则是余庆小叶苦
丁茶和余庆干净茶。

余庆是中国小叶苦丁茶
之乡，获得“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和“地理证明商
标”。小叶苦丁茶富含有益人
体所需的氨基酸及多种微量
元素。

20 世 纪 80 年 代 ， 平 常
人 家 多 用 苦 丁 茶 来 消 暑 解
渴。妈妈说，“苦丁”就是
穷人的意思。农家人对制茶
没有什么讲究，摘下野生的
苦丁茶叶，用水淘净，在簸
箕中展开，放在太阳底下，
阳光吸吮着茶叶的水分，嫩
绿的叶面渐渐褪去鲜艳的色
彩。烧一壶开水，抓一把茶
叶放入壶中，一口一碗，好
不清凉 !

苦尽甘来！苦丁茶见证
着 山 乡 的 巨 变 。 一 片 片 叶
子 ， 撑 起 了 农 民 增 收 的 希
望。余庆儿女与全国人民同
步小康，踏上乡村振兴新征
程。

立春过后，万物在沉寂
中醒来。位于余庆县松烟镇
的万亩茶海吐着新绿，几十
名采茶姑娘提着小竹篮，穿
梭在垄垄茶树中，两只纤手
似蝴蝶翻飞，一粒粒清香稚
嫩的芽尖落入篮中。

人生百味，道在茶中。
茶之道，就是人民群众的幸
福之道。如果说绿水青山是
余庆干净茶最纯净的底色，
党心民意同频共振则是余庆
干净茶最动听的音色。

美食飘香剔骨鸭，健康
就饮干净茶。只有 30万人口
的积善小城，就有 10万群众
因鸭兴业、因茶致富。

乡村振兴谱新篇，一鸭
一叶总关情。

一鸭一叶总关情

唤醒乡土里的独家记忆

■ 杨文全

在黔东南乡村，有一种用特种工艺
加工过的鱼，当地人叫盦 （àn） 鱼，其
香味撩人。如一家在吃盦鱼时，浓浓香
味四周扩散，街坊邻居都可闻到鱼香，
故有“一家吃鱼十家香”的说法。

我的家乡在榕江县仁里水族乡太元
村，村里常在稻田里养鱼。每逢稻黄
时，鱼儿也变得肥大，庄稼人便要开田
捉鱼，把田晒干，继而进入收割季节。
小时候，家里种有五亩多田，坝子、山
坡、溪水边，大大小小 10多丘。

春夏水量丰沛，从沟渠引水来灌，
犁耙田后便放入许多指头大小的鱼苗。
秧苗长，鱼亦长，到稻谷黄时，鲤鱼已
巴掌大。于是，每到晒田季节，我也欢
呼活跃地下田去捉鱼。

开田捉鱼，是乡村的快乐事，一家老
少都出动，拿着水桶、鱼笼、捞篼去到田
里。开缺口放水后，赤脚踩进稻田，扒开
稻子，鱼都显露在浅水处。田里不仅有鲤
鱼，还有鲫鱼、蛇鱼、抱蛋、蒿冲、苦扁屎、
泥鳅、猫虫、盖脸虫……除了鲤鱼，其它
鱼虫之类不需放养，都随沟水而来，自然
繁殖，收获也不少。

丰收的喜悦自是不能独享，开田这
些天，家家要请客，亲戚朋友欢聚一
堂，餐食主要是吃鱼杂碎，当地人叫吃
鱼庖汤。鱼肠子、鱼蛋炒嫩辣椒，鱼白
煮汤下面条，味道十分诱人。此外，主
人家还会精心选出几条鱼，用细火慢慢
烧，配上嫩辣椒、韭菜，以及当地特种
香料蔓蒌、鱼蓼，将从山坡采来的胖胖
菜、水田里扯来的荫蔸草拌起来吃，香
味浓郁，香气扑鼻。

捉来的鱼还要分类，个头不大的杂
鱼，用辣子酸汤烫过，放在炕上烘干。

鲤鱼则要选出一部分放入冬季不干涸的
水田中，有的留着平时吃新鲜，饱籽的用
于明年产卵繁殖，小个的明年继续放养。
一部分则用传统工艺，把鱼剖腹腌渍，配
上花椒粉、马尾籽、辣椒粉、糯米饭……
放进坛子里去盦。于是，庄稼人平常吃
鱼，想吃新鲜鱼就去水田捕捞，想吃干鱼
就在炕上拿，想吃盦鱼就揭开坛子取出
几条，满足不同需求和口味。

盦鱼蓄存的时间较长，可达几年，颜
色也十分诱人，明艳的鱼身上面裹上辣
椒红。以前，肉食缺乏，盦鱼是我们乡下
人招待客人最主要的一道菜。盦鱼可油
煎，可放火上现烤现吃，风味各有千秋。

家乡吃鱼庖汤，摘禾季节在田野吃
烧鱼，席间主客礼谦、慢吃慢饮，话农
事话友情，场景热闹而温馨，这是我永
远的乡愁印记。如今工作在外，家乡开
田时，常有人通知回家吃鱼庖汤，但因
为忙碌，已有多年吃不上家乡的味道，
记忆里的盦鱼，仍时常让人回味。

而今，盦鱼不仅存在于家乡的小山
村，采用真空包装，通过物流外送，城
里人也能品尝它的新奇味。每次在县
城，我几次想从家乡买几条盦鱼来招待
客人，但因稻田产鱼不多，盦鱼数量有
限，买鱼也得看缘分。

随着众多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
挣钱，家乡仍有一中年男子选择坚守在
这片土地。他承包了责任田专门种稻养
鱼，用手机抖音等方式将家乡的农特产
品发布出去……

“你能不能扩大生产？”我问他，
“我们地方只有这么多田，难得扩大
了。我生产盦鱼，必须是原生态的稻田
鲤鱼，才保证我们家乡的盦鱼品质。”

或许，他深悟这样的道理：鱼香名
声才香，产业才能长久做下去。

一家吃鱼十家香
■ 杨镇海

尽管天气不如往年同期那般暖
和，进入四月中旬，樱桃还是如期摆
开一道盛宴，用独特的色泽和口感，
战胜诸多的美食佳酿，吃饱喝醉了草
丰叶茂的乡村。

仿佛一夜之间，一树树青涩的果
子便由小变大，由青而红，如同人的
成长，不经意间就将短暂的青春抛给
了流逝的岁月。在樱桃树那屈曲的枝
间、青绿的叶下，傲然挂满了一串串
晶莹剔透的红玛瑙。

这个时节，小镇的街头，在任意
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只要摆上一篓红
樱桃，就有了一道惹眼的风景，就会
成为人们的“打卡之地”。与街道两
旁那些门庭冷落的店铺相比，有樱桃
的地方都可谓风头无两，吸足眼球。
这里没有惊心动魄的商战场面，没有

“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奸商手
腕，买卖双方的期望值极为接近，樱
桃买卖讨价还价的空间不会太大。只
听买家问：“樱桃多少钱一斤？”卖家
答：“五块。”买家再问：“四块卖不
卖？”卖家又答：“卖给你。”于是一
场交易就此达成。

卖家小心翼翼地把樱桃捧到干净
的塑料袋里，估摸着有了买家要求的
分量时，就把塑料袋挂上秤钩。秤绳
轻轻提起，秤杆高高翘起，多个三两
二两，一般是不会往回倒的。从秤钩
上取下装着樱桃的塑料袋递过来的时
候，还会加上一句：“都是因为背到
街上来了，不得不收点钱。要是你去
了家里，随便你吃，哪个要你的钱！”

于是，在阴冷的四月，买家如沐
春风，为这足斤足两的红樱桃，为这
足斤足两的乡土情。

由于卖樱桃者不少，每一篓樱桃
面前都很难出现买者云集的场景，但
因有了老街那家人正在办着的丧事，
一篓篓满满的樱桃还是不知不觉就宣
告售罄。很多祭奠者都会手提一两斤
红樱桃来到葬礼现场，见人便递过袋
子去：“吃樱桃。”得到的答复几乎都
是：“快吃快吃，刚刚吃过。”

一位卖樱桃的老者和逝者是多年
的老熟人。收摊后也来到葬礼现场，

把特意留下不卖的樱桃坚决地送给了
逝者的亲人，还按照乡俗随了几十块
钱的礼。当老者的樱桃在经过一番推
拒终被送进屋里的时候，就听到有人
伤感的声音：“要不是疫情的原因，
老幺他们也吃上樱桃了。”然后引来
一片唏嘘。其实，更令人伤感的，是
在一个沿海省份务工的老幺，作为逝
者的小儿子，不仅吃不上今年的樱
桃，甚至也未能回来参加他父亲的葬
礼。

樱桃是一种极为娇气的水果，不
易保存，不易邮寄，想让远在他乡的
亲人品尝到家乡的红樱桃，无异于一
种奢望，可以在心中想想，但实在难
以实现。好在樱桃年年会红，待到疫
情形势好转，那个叫老幺的年轻人和
无数个在外打拼的乡邻，来年也许就
能吃上家乡的红樱桃了。会的，一定
会很快就吃上的。

同样是来参加葬礼的我们，也在
老者那里买到了几斤樱桃尝鲜。拎着
往回走的路上，妻的姐姐碰到了她家
的一个远房亲戚。亲戚说：“哎哟，
还要在这点花钱买！咋不去我家摘？
我家的树子多得很，这两天樱桃正红
呢！”于是便约定，这两天找一个合
适的时间，去亲戚家摘樱桃。

这里的“摘”，是“白吃”的意
思。正要擦身而过的瞬间，我突然想
到一个问题：“你家的樱桃不卖吗？”
亲戚说：“咋不卖？不卖，种那么多
干哪样？不过我们懒得背上街来。樱
桃一熟，就会有人上门收购。零卖虽
然价钱高一点，但难得卖完。”“要卖
还招呼人去你家摘？”“摘得了多少
呀？一棵樱桃树，吃得你嘴歪！”

有些难听的话里，却是十足的诱
惑。今天早晨，妻的姐姐和姐夫便不
辞辛劳，步行到数公里之外的亲戚
家，摘了满满两篮樱桃，然后搭摩托
车回到街上。到家后，就把其中那一
篮他们认为最好的放进了我们的车
里。

我一点也没有推却的意思表示。
因为我不仅喜欢樱桃的甜蜜，我还想
留住这四月的充满了樱桃红的记忆。

我要让这记忆的蜜汁从唇齿间缓
缓流进心里，给我久长久长的滋润。

樱桃红红 乡韵浓浓

■ 董均达

清晨 4点半出发。车出红果，心中
一片欣喜，浓雾已贴着地面滚滚而来。

早上 6点半，车到乌蒙大草原，回
首西望宣威方向，北盘江上空的峡谷已
云遮雾罩，乌蒙大草原海拔 2000米以
上山体升到云端，云雾已在半山腰，像
美少女的腰带系在八担山腰间。

继续向山顶方向行驶，才看清是山
顶那边的亮光照过来的，即太阳快要升
起时的黎明前的曙光，有人说是摄影人
追逐的最美时刻——蓝光，柔和而静
美，无一粒尘埃。

此时距离太阳跳出地平面还有 20
多分钟，抓紧机会，先把西边湮没坪地
七官云、洒克梅方向的云海用最小光圈
拍下，那一片云海较低，在山间飘浮游
荡。此刻的美景，不拍是一种遗憾。

到达拍摄点时，映在眼前的云海就
在八担山东边的悬崖下，白茫茫的，朦
胧中略见远山。敏捷地从相机包里取出
相机。一切以太阳为基准，对准焦点和
找好测光点，迅速地按下快门……

此时，刚跳出地平线的太阳上升速
度最快，测光点不能固定在那个平面和
点上，要及时跟踪太阳上升时光线的强
弱更换不同的测光点，以获得最佳光影
效果。

7点刚过，分秒必争、与太阳赛跑
的时刻即将停止，升高了的太阳及太阳
周边的红色逐渐变白，变得刺眼，显现
出太阳能量带给万物温暖的时刻。

八担山东边陡峭的悬崖下的云还在
缓慢上升着，西面背阴处草原上正在接受
着从山坳处多处垭口射进来五彩斑斓的
缕缕阳光，特别是远处拖长江上空的云海
在第一缕阳光的照射下缓缓流动着。

草原上已被大雪封冻了两天的草，
正在挤破雪的覆盖争取到久违的阳光，
在雪地上已有两天靠啃食洁白积雪充饥
的牛羊，成群地发挥它们的本能使然，
去寻找露出雪地的青草地。而处在云海
下的二台坡、嘎木、大平等处的人，可
能还抱怨这天怎么还不晴呢？

清明的这场春雪把刚披上紫色、紫
红色、粉红色的乌蒙大草原上怒放的高
山矮杜鹃花一夜之间带进了夏季，嫩绿
的叶芽顶在灌丛上，陪伴它的只有冻蔫
了的杜鹃残花。和我一样拍完东边云海
和日出的摄影人正聚集在八担山西边的
乌蒙大草原上，拍摄那云海、雪地、绿
草、牛羊和还剩下最后一点艳丽的高山
杜鹃花。

无人机在雪地上空穿梭飞行，多个
山头的制高点上都能见到架着照相机的
身影，长焦的、广角的，应有尽有。

下一站赶往故艾蒙。那里的背面就
是乌蒙大草原最高处——牛棚梁子。它
的东面能俯视地球上最美的伤疤——北
盘江大山谷，但今天的西北方向全被云
海罩住，两山之间洁白的云延伸到山
腰，只有山头露在云上，站在山头上周
观四野，这里就是仙山，我们飘在云端
上。真想把我们带的无人机做大，能载
我在 500米以下的空域飞翔。

西边述格方向，山峰在四周都是云
海的簇拥下久久屹立，用延时摄影拍摄
了半个小时，竟然见不到波涛汹涌、飞云
奔流的壮观场面，今天的云似乎被什么
力量镇住了，万家口子水库那边的云海
也是如此，静静的，一动不动。只有东边
云海上的云已有几丝像炊烟，上升到银
厂口子就直接消失在空中。期待中的云
瀑在人们的等待中，最终没有到来。

时间不知不觉已过了 10点，不散的
云雾和春天里最后一片雪都还在洁白的
地里躺着。天空略有几丝云飘过，他们说
这叫光板天，很快就是直射的光线照来。

洁白的雪和远处的云更加白了，白
得一点柔和之美都没有。我们无人机里的
电池也已耗尽，相机只能偶尔捕捉点牛羊
和在转动的风机留在雪地上的光影。

开始返程，一路上，来看雪、观雾、赏
杜鹃的游客络绎不绝、车流如织，看着排
队等待的车流，无不感到乌蒙大草原云
海、日出、杜鹃花的吸引力。原来，那在阳
光照射还未离场的云海、积雪是等待贵
客们的到来，让众多的游人记住乌蒙大
草原今春的醉美时光。

乌蒙大草原拍云海

乡土，是人生开始的地方，是成长过程的原
点，所有的记忆都在那里生长。那里有炊烟、河
流和田野，还有乡味、乡景和乡音。

在城镇化建设快速推进的今天，乡土正成为
现代人对故乡的一种眷恋，对逝去童年与青春的
某种惦念。无论身在何方，心灵深处总有一丝角
落留给乡土，或温馨或艰辛，生命之初的记忆永
不泯灭。

乡土是生长的根，是记忆的家园。对生长在
榕江县太元村的杨文全而言，乡土则是记忆里的
盦鱼，时常让他回味。“把鱼剖腹腌渍，配上花椒
粉、马尾籽、辣椒粉、糯米饭……放进坛子里去

盦。想吃盦鱼就揭开坛子取出几条，满足不同需
求和口味。”

“ 离 开 余 庆 30 多 年 ， 尝 尽 酸 甜 苦 辣 人 生 诸
味，而‘剔骨鸭’的味道总在心海沉沉浮浮，我
一次次凭借记忆的味道游回故乡。”对乡味念念不
忘的，还有生于遵义余庆县的郑继国，他说记忆
是时间之桥，一头连着味蕾，一头通往食材之源。

每逢四月樱桃成熟，杨镇海也发出同样的感
慨，“我不仅喜欢樱桃的甜蜜，我还想留住这四月
的充满了樱桃红的记忆。我要让这记忆的蜜汁从
唇齿间缓缓流进心里，给我久长久长的滋润。”

无论是老坛里的几条盦鱼，还是四月成熟的

红樱桃，抑或是总在心海沉浮的“鸭”味，这些
平时难以牵连生活的乡间味道，却是杨文全们心
中不灭的记忆，因着这些记忆，关于乡土的独家
岁月得以唤醒。

除了乡味，还有乡景。来自盘州的董均达
在 清 晨 四 点 赶 早 ， 只 为 追 逐 草 原 云 海 ， 用 镜
头 定 格 家 乡 美 景 ； 春 游 阿 珠 湖 ， 六 枝 特 区 的
黄 树 生 瞧 着 眼 前 美 景 ， 心 神 愈 加 清 亮 ， 细 看
乌蒙山水吐故纳新……在他们的眼里，乡土的
美 没 有 过 多 的 赘 余 ， 模 糊 的 画 面 随 着 目 之 所
及 ， 渐 次 清 晰 ， 不 断 勾 动 着 心 底 翻 涌 的 回 忆
和泛起涟漪的故乡情。

岁月流光，回忆珍藏。乡土浓情似一坛老
酒，在时间的沉淀下越陈越香，人文精神赋予乡
土灵魂，乡土记忆亦让人文精神更为丰满而多姿。

脚下的乡土，仍在时代的新风中不断变化。
尽管田野变成了钢筋水泥，许多乡味再难以找
寻，所有的回忆都失去了实物来触发，完全成为
一种旧事重提。

但所幸，记忆还能被唤醒，关于乡土的味与
景，在他们的心中永远“独家”，毕竟那是故乡
啊，是生命和梦想开始的地方。

—— 陈江南

■ 黄树生

必是春风帮了忙。我到的时候，阿
珠湖精心梳妆打扮了一番，像撩起红
盖头的新娘，发髻是新的，衣裳是新
的，簪钗环佩是新的，害羞地在客人面
前抬颜见礼，窈窕温婉，楚楚动人。

阿珠湖是贵州省乌江上游三岔河
流域“阿珠水电站”形成的库区，水
域面积不大，却给龙河镇龙场大河点
上了“龙眼”。龙眼吐故纳新，盛着
毓秀，散着灵气，育着乡民，让山区
小镇成了乌蒙水乡。

往黔中码头去，怀着激动的心情
赏览湖光山色。摇下车窗，湖面渐
宽，春阳融融，水波漪漪。游目骋
怀，两岸山林吐新，或红或褐的荒叶
败草经过冬天数月“煎熬”，深吸一
口春风，开始褪黄撒绿。

野生梅花、桃花率先得了信，争
先恐后展颜迎春，樱花、李花也不落
后，你想象不到，光秃秃直愣愣的枝
条，忽然一夜白头，为山髻插上珍珠
步摇。

迎春花、油菜花摇摆弯腰，唱跳
着欢迎曲，绿黄的外衣被裁剪成大山
裙摆的底衬。远处山水间有薄雾缭
绕，几户农家掩映，几只白鸟低飞，

几处青绿接续。
一排柳树在码头迎风吐芽，隔

“帘”看湖，阿珠湖更宽更大了。船
到湖心，碧浪翻花，清影空濛，半岛
山居是水墨江南的流水人家，白墙黛
瓦是蒙德里安的格子余韵，陡峰苍岩
是山水长卷的艺术留白。

浅滩处几声水鸟清鸣，缓了岸边
钓叟遛鱼切线的破空急响，湖湾心几
抹翻鱼残影，乱了野鸭觅食的悠哉双
蹼。斜刺里一条高架骑山跨湖飞跃，
黔中水利引水沟渠打破了背景的单
调。风中有淡淡鱼腥味，夹着丝丝野
花香，五官来回洗刷，心神愈加清
亮。

从湖另一边码头上岸，乌江上游
支流三岔河、迴龙溪、木贡河在这里
交汇，为阿珠湖源源不断注入生机。
龙河镇将阿珠湖当做饮用水源地保
护，像呵护眼睛一样护佑一方绿水青
山。阿珠湖亦不辜负，用一池春水，
擦亮了龙河镇“乌蒙水乡，毓秀龙
河”名片。

谁曾想亿万年前的海底海沟，成
了今日宜业宜居的发展摇篮！沧海桑
田，文明赓续，阿珠湖饱蘸春水，诚
邀客来住下，山巅有苍鹰盘旋，似在
等谁乘风。

楚楚动人阿珠湖

离开余庆 30 多年，尝尽酸甜苦辣人生诸
味，而“剔骨鸭”的味道总在心海沉沉浮浮，
我一次次凭借记忆的味道游回故乡。

—— 题记


